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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大约 -/ 0 -- 月间，我考取
的中央大学开始新生入学。因正逢抗日

战争胜利，学校准备复员，推迟了开学。

我到沙坪坝入学报到后，才知道一年级

新生部不在沙坪坝，而在嘉陵江对岸距

沙坪坝还有约 1/ 里的柏溪。记得我是同
高中同班同学老程一道从沙坝去的柏溪

的。先到磁器口渡过嘉陵江，然后沿江边

去柏溪。途中还遇到考取电机系的老柯，

他是我家乡邻县蓬溪人，是从国立中学

毕业的。柏溪新生院临近嘉陵江边，大部

分校舍是抗战中新建的。宿舍一间住好

几十人，睡的是上下铺大床。我幸运地被

分配住下铺，免掉了每天爬上爬下的麻

烦。

我们刚到柏溪就开始上课。工学院

的课除各院系都共同选的国文、英语和

三民主义外，就是理工科系共同选的微

积分、物理和化学。但如果初试的数学成

绩不好，进校后再考数学也未过关，便不

能选微积分，而只能选高等数学。以后到

二年级，由于还未学微积分，又不能选微

分方程课和另一些课，这样一课挡住选

另一些课，便不能在 ! 年内学完必修课，
而只能在 " 年或更长时间学完必修课毕
业。同学们开玩笑说这就只能实行“" 年
计划”了。我还算幸运，数学和英语都考

试过关，不需要“" 年计划”了。但是在刚

开始上大学课时，还是有

诸多不习惯的。首先是没

有规定的教科学，只有所

谓“参考书”，上课听老师

讲课必须写笔记，下课后

才知道讲了什么，复习什么。记得当时的

物理和化学参考书是英文的 2344 著的物
理学和 256789 著的化学，需要从学校路
边的售旧书广告选择价格便宜的地方去

买影印旧书。一些同学在上过这些课后

又把书再买出去，“一代传一代”。其次是

课堂上老师讲课时，黑板上写的全是英

文，口讲的是英语夹杂着汉语，同学们称

这是“川汤”讲课。“川汤”在四川话里是

混杂的意思，即英语同汉语混杂。我虽在

中学里学习了 : 年英语，但几乎都学的
是生活用语，数理化的专门词汇很少，故

初听课时也颇感困难。直到经过相当长

时间后，听得多了，又看了不少英文书，

才逐渐过关而习惯起来。物理、数学和化

学是理工科一年级的主要和重点课，不

敢掉以轻心。因为这些课中若有不及格

的，便不能选二年级的一些课，又影响在

! 年内毕业。
“三民主义”是当时任何院系学生都

必须学习的政治课，但又是最不受重视

的课。教师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专心

听课的不多，有的在看其他的书或笔记，

有的甚至不去上课，而去江边吃牛肉面，

享受一顿美美的早餐。我虽然也去上课

听课，被称为“规规矩矩”的学生，但远不

像听数理化课那样专心，只是从做学生

时起就“循规蹈矩”惯了。

念工学院后才感觉

到，虽然享受公费的待

遇，但上的功课的确是

既多又重的。即使是一

年级，虽上的主要课是

微积分、普通物理和普

通化学，但一来要过听

“川汤”英语讲课和看

英语参考书的“外语

关”，二来要应付不断

袭来的习题和考试，就

深深感到功课重和时间

紧。不少人或半开玩笑

地叫嚷“公费难吃”，或

暗中考虑着“怎么办”

了。我虽然经过不断努

力，每次都幸运地过了关，但也感到紧

张，不敢掉以轻心。这样紧张地学习下

去，有的同学对于学工程产生了动摇，觉

得学习另外一系列如司法班，也可得到

公费，而功课就远不像学工程这么难

了。

中央大学是抗日战争中从南京迁到

重庆的，是当时大后方的著名大学之

一。我考上中央大学后，我全家和宝珊的

伯父母 ;他们的家乡滁县距南京仅 ./
里 < 都为我高兴，说我学习很好。当时中
大新任校长吴有训原是昆明西南联大的

理学院院长，听说是有名的物理学家。我

是很敬重科学家的。有一次吴校长给一

年级新同学见面并作报告。报告的内容

我已不记得了。但他在报告中讲的一件

事我却始终没有忘记。他讲这件事的大

意是：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在任国会议员

时，他在国会中很少讲话，只有一次他站

起来讲话，说：“这屋里太闷了。我建议把

窗户打开。”当时听吴校长讲到这里，同

学们都笑了，我也笑了，但印象却很深

刻。后来我考进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

究所从事磁学研究工作，他是科学院副

院长，常来我们研究所。一次我向他谈起

我上中央大学时，他那时当中大校长，我

曾是他的学生，听过他的报告。他笑着

说：“我知道了，你的爱人不是在院图书

馆工作吗=”这可能是当时我们的施所长
告诉他的。施所长在 -.1/ 年曾在中央大
学上学，我到应用物理所参加科研工作

时，最初也是跟施先生从事磁性测量仪

器的设计和吕臬古永磁合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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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不久进

入大学学习的，同当时刚考入大学的人

一样都满怀“八年抗战胜利后开始国家

经济建设”的喜悦，特别是我们学工程的

更是高兴。经济建设的重点不就是振兴

工业么- 我这个刚开始学习工程的青年
真是从国家的前途、家庭的期望和个人

的志愿都感到前程似锦而欣喜若狂了。

但是，一直关心看报的我，在开学后却不

断从报上看到国 .民党 /共 .产党 /和平谈
判和许多地方发生内战的消息。八年抗

战，我们这一代几乎是在战争中长大的，

对于战争的苦难是有切肤之感的。我们

是多么希望和平，多么响往建设和民富

国强啊。在柏溪满怀激情学习中，从报上

看到了和谈的消息，军事调处的消息，以

及政治协商会议 .后称旧政协 /开幕的消
息。当时我虽然整天忙于上课学习，做不

完的习题，看不完的英文参考书，应付不

完的各种考试，但只要稍有空暇，也还关

心着时事看报纸。

记得过了 01!" 年新年后不久，柏溪
也出现了欢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呼吁

停止内战的大字报。对于这些国事风云，

我有时也仅是望望而已，很难得从头到

尾读完。但是大字报越来越多，到了一月

下旬，有些短的大字报标语很醒目，呼吁

去政协会议请愿，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

平。响应的大字报也很多，确是群情激

愤。后来大约是学生自治会柏溪分会发

出通知，说是 0 月 23 日联合重庆各个大
学去城里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地方 .上
清寺 /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去不去参加
游行请愿，当时完全是志愿的，既无人要

求你参加，也无人禁止你参加。那时我认

为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便自动参加了。记

得在 2! 日夜里，我们半夜就起床，吃了
早饭后便出发了。我们是沿着嘉陵江边

走向城里的，到快进城时才同从沙坪坝

去的中大本校同学会合。会合后传来的

消息说，吴有训校长也参加我们的请愿

了，走在中大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我听了

这消息很兴奋，觉得连科学家吴校长也

亲自参加，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了。

我们从夜里步行几十里走到上清寺

政治协商会议会场前，那里已到了好些

学校的许多学生。大家唱歌呼口号，群情

非常热烈。一些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出

来接见了游行队伍。我记得当是中共代

表周恩来穿着一身黄色军大衣，讲的话

很适合当时游行学生要求停止内战的心

理，因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但他讲话的

具体内容却回忆不起来了。这是我第一

次亲自见到周总理 .这是建国后一直未
改的称呼 /，就对他留下了很好的深刻的
印象。其他讲话者记不得了。只记得还有

一位东北代表莫德惠讲了话，他提到收

复东北，大家很感动地不约而同地唱起

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和许多

人都是流着泪唱这首歌的。

游行以后回到学校，又忙着上课和

考试了。因为要复员迁校回南京，故需要

提前放暑假。数理化课不像文科有弹性，

需要赶课赶做习题，我们这些理工科学

生又得埋头于功课中了。

但是内战并没有因为这次游行请愿

而停下来。从报上看，内战还在扩大。不

久，又出现了新的大字报，说一位在东北

办接收的工程人员被杀害了。有说是被

苏联红军杀害的。许多人听了很气愤，我

们刚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收复了东北，

为什么我们的盟国苏联还这么不讲理欺

负我们- 这时学校的广播喇叭中又不时
响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

声，还发起了二月廿二日的又一次进城

游 行 ， 后 称

“222”游行。这
时政治协商会

议已经结束，游

行是上街抗议

苏军杀害中国

接收的工程技

术人员。解放以

后的政治学习

中，称“023”为
进步的学生运

动，称“222”为
反苏游行，这在

当时的一般学

生恐怕是不了

解这些内情的。

历史的确是十

分复杂的。

01!" 年 3
月前后，一些要

复员外迁的大

学便提前放暑

假，并声称因为

复员搬迁的事情很多，下一个学年的开

学也将推迟，希望同学们回家过暑假，等

候学校的正式开学通知。在提前放暑假

后，我从柏溪到了沙坪坝。这时我在南充

中学的几位同班同学和遂宁同乡也已考

进重庆大学念书，我可以住在他们的宿

舍里，不再像一年前考大学时因没有相

熟的重大同学而只能占教室的过道睡

觉，不再担心丢掉竹席床单等卧具了。

我们省南中的同班同学曾在沙坪坝

两次聚会欢送大学复员的班友。一次是

老龚、老程、老刘、老李、老蒲、老谢 .女 /、
老何和我欢送老张和老何班友去上海交

通大学入学。另一次是老何、老万 .女 /、
老谢 .女 /、老蒲、老李、老朱、老伍、老田、
老刘、老苏 04 位班友欢送老邹去沈阳东
北大学及老龚、老程和我去南京中央大

学入学。因为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欢送

会拍摄的合影，故能记清参加这两次班

友欢送会的全体同学。这种欢喜合影留

念的习惯几十年来我都一直保持着，因

而留下了一生中许多值得怀念和纪念的

人物和情景。这些照片经过“文化大革

命”而能保留下来，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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